
A30 文匯副刊采風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見多
識廣
尹樹廣

母
親
今
年
八
十
三
，
父
親
小
她
一
歲
，
住
在
哈

爾
濱
。
父
母
退
休
前
是
鐵
路
工
程
師
，
一
九
五
九

年
從
唐
山
鐵
道
學
院
畢
業
後
，
分
配
到
哈
爾
濱
鐵

路
系
統
。
二
人
身
體
一
直
硬
朗
，
孰
料
突
然
生
病

入
院
。
我
急
急
趕
回
哈
爾
濱
，
短
短
幾
天
跑
醫

院
，
找
保
姆
，
考
察
敬
老
院
…
…
覺
得
父
母
養
老
問
題

真
是
火
燒
眉
毛
了
。

人
過
八
十
，
誰
能
保
證
無
病
無
災
。
母
親
入
院
前
，

血
壓
陡
然
衝
高
到
兩
百
多
。
老
伴
住
院
，
老
頭
上
火
，

跑
醫
院
，
買
菜
做
飯
，
突
發
腦
梗
，
幸
好
送
院
及
時
，

有
驚
無
險
。
但
生
活
必
須
轉
入﹁
新
常
態﹂
了
。

到
醫
院
看
父
親
時
，
他
躺
在
病
床
上
，
認
真
地
對
我

說
：﹁
我
現
在
走
不
動
了
，
不
能
像
過
去
一
樣
買
菜

了
，
要
請
小
時
工
或
保
姆
。
你
好
好
做
做
你
媽
工

作
！﹂
望

父
親
一
臉
的
無
助
，
我
眼
前
浮
現
出
他
拉


小
車
上
街
買
菜
，
母
親
在
廚
房
幫
手
切
菜
，
爸
爸
然

後
戴
上
小
圍
裙
上
灶
炒
菜
的
情
景
。

父
母
這
輩
人
出
生
在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
童
年
在
日

本
佔
領
和
國
共
內
戰
中
度
過
，
上
大
學
趕
上﹁
反

右﹂
，
畢
業
後
是﹁
三
年
大
饑
荒﹂
，
壯
年
時
經
歷

﹁
十
年
浩
劫﹂
。
八
十
年
代
後
期
，
母
親
退
休
回
家
，

退
休
金
五
、
六
百
元
，
至
今
漲
到
兩
千
六
百
元
。
父
母

這
代
人
，
生
於
亂
世
，
一
生
節
省
，
六
十
二
元
的
工
資

掙
了
二
十
年
，
既
要
養
孩
子
，
又
要
接
濟
兩
家
老
人
，
所
以
直
到

上
高
中
，
我
還
穿

打
補
丁
的
衣
服
上
學
。
媽
媽
常
回
憶
那
段
時

光
：﹁
懷
你
的
時
候
，
在﹃
秋
林
公
司﹄
看
到
大
白
兔
奶
糖
，
饞

得
直
流
口
水
，
哪
有
錢
買
啊
！﹂

勤
儉
是
中
國
人
的
美
德
。
父
母
的
心
態
好
，
政
府
每
次
提
高
退
休

金
，
母
親
都
會
在
電
話
中
分
享
這
個
消
息
，
像
過
節
一
樣
高
興
。
我

和
弟
弟
都
在
外
工
作
，
早
就
勸
他
們
請
保
姆
，
錢
也
給
足
了
，
但
母

親
每
次
都﹁
口
惠
而
實
不
至﹂
，
把
錢
存
到
銀
行
變
成
數
字
。

在
哈
爾
濱
，
給
父
母
找
合
適
的
地
方
吃
飯
，
免
去
買
菜
之
勞
成

了
當
務
之
急
。
我
家
住
在
哈
市
火
車
站
附
近
，
尋
找
適
合
老
人
吃

早
點
的
快
食
店
用
了
大
半
天
，
最
後
找
到
連
鎖
店﹁
李
先
生﹂
。

店
面
整
潔
安
靜
，
早
點
品
種
不
少
，
小
米
粥
配
三
個
包
子
的
套
餐

較
合
母
親
胃
口
。
價
格
是
母
親
能
否
接
受
的
關
鍵
，
這
份
套
餐
打

折
後
五
元
。
第
一
天
帶
母
親
去
時
，
她
還
算
滿
意
。
第
二
天
，
我

點
了
另
一
份
套
餐
，
十
元
錢
七
八
個
小
餛
餛
，
母
親
吃
後
直
說

﹁
上
當
了﹂
。
看
到
她
「
一
百
個
不
願
意﹂
的
表
情
，
我﹁
急
中

生
智﹂
，
買
了
張
帶
折
扣
的
一
千
元
儲
值
就
餐
卡
。
母
親
口
中
雖

說﹁
貴
，
不
值﹂
，
但
還
是
高
興
地
收
起
來
。

中
國
已
進
入
老
年
社
會
，﹁
空
巢
現
象﹂
十
分
嚴
重
，
但
養
老

和
福
利
設
施
卻
嚴
重
匱
乏
。
單
說
吃
飯
吧
。
如
果
像
我
父
母
這
樣

生
活
能
自
理
的
老
人
，
有
地
方
提
供
價
廉
物
美
的
早
餐
和
午
餐
該

有
多
好
啊
！
也
可
以
解
決
子
女
的
後
顧
之
憂
，
使﹁
老
吾
老
，
以

及
人
之
老﹂
從
口
號
變
成
現
實
。

今
年
初
，
我
參
加
了
新
北
市
長
朱
立
倫
在
香
港
的
演
講
，
講
他

作
為
市
長
，
為
新
北
市
民
服
務
的
小
故
事
。
他
說
，
當
他
發
現
存

在
老
人
們
的﹁
小
飯
桌﹂
問
題
後
，
就
與
全
市
餐
館
老
闆
們
協

商
，
可
否
開
闢
專
門
的﹁
小
飯
桌﹂
給
老
人
們
，
結
果
一
呼
百

應
，
目
前
已
有
兩
萬
多
老
人
參
加﹁
小
飯
桌
活
動﹂
，
價
廉
物
美

的
午
餐
正
吸
引
愈
來
愈
多
的
老
人
。
朱
立
倫
的
小
故
事
激
起
一
陣

陣
掌
聲
。

俗
話
說
，
榜
樣
的
力
量
是
無
窮
的
。
我
想
問
，
哈
爾
濱
市
長
能

不
能
學
學
朱
立
倫
呢
？
父
母
這
一
代
人
，
為
建
設
新
中
國
奉
獻
了

一
生
。
有
朝
一
日
，
他
們
像
新
北
市
老
人
一
樣
，
擁
有
一
張
可
愛

的﹁
小
飯
桌﹂
，
那
是
多
麼
美
妙
的
事
啊
。
我
會
訂
做
一
面
大
大

的
錦
旗
，
送
給
哈
爾
濱
市
長
！

媽媽想有個「小飯桌」

我
的
家
鄉
是
處
在
大
別
山
腹
部
的
貧
困
山
區
。
二

零
零
九
年
的
一
天
，
聽
說
家
鄉
的
土
地
被
一
個
福
建

開
發
商
所
徵
收
，
將
建
造
一
座
六
千
畝
的
國
際
養
生

文
化
產
業
園
，
很
是
驚
訝
。
不
久
這
位
開
發
商
來
省

城
與
我
相
識
，
並
請
我
預
測
一
下
項
目
前
景
，
他
當

時
占
得
的
是
︽
屯
︾
卦
。
我
說
：﹁
卦
有
艱
難
之
象
，
事

難
速
成
，
但
前
程
遠
大
。
坎
為
水
又
為
聖
，
當
在
水
流
和

神
佛
上
做
足
文
章
。
坎
數
為
六
，
非
經
六
年
不
見
功
。﹂

該
項
目
後
歷
經
資
金
及
徵
地
等
困
難
，
終
於
建
成
一
座
享

譽
海
內
的
以
禪
宗
為
主
題
的
溫
泉
公
園
，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
溫
泉
度
假
房
也
已
建
成
並
售
罄
。
此
時
距
項
目
落
地

恰
好
已
歷
六
年
，
與
︽
屯
︾
卦
的
旨
意
大
略
相
合
。

屯
卦
講
述
的
是
關
於
屯
積
的
道
理
，
卦
辭
說
：
屯
，
元

亨
利
貞
。
勿
用
有
攸
往
，
利
建
侯
。
其
核
心
思
想
在
於
：

為
興
辦
大
業
而

手
屯
積
力
量
，
之
所
以
要
屯
積
力
量
，

是
因
為
目
前
的
實
力
與
即
將
面
臨
的
艱
難
和
危
險
相
比
不

過
滄
海
一
粟
。
義
不
容
棄
，
勢
不
可
停
，
這
就
必
然
進
入

了
屯
積
力
量
的
階
段
。
屯
積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增
長
和
儲
備

力
量
，
而
不
是
過
早
地
釋
放
力
量
；
是
為
了
興
辦
大
業
施

展
出
足
夠
的
力
量
，
而
不
能
在
屯
積
中
把
屯
積
本
身
當
成

目
的
。

初
九
、
磐
桓
，
利
居
貞
，
利
建
侯
。
目
標
是
難
以
想
像

的
宏
大
與
遙
遠
，
這
時
候
，
必
須
排
除
那
些
偏
離
主
旨
的
誘
惑
和
干

擾
，
立
即

手
把
自
己
力
所
能
及
的
一
切
小
事
編
排
成
通
向
目
標
的

道
路
，
正
是
這
些
滴
水
穿
石
般
的
必
要
的
小
事
，
最
終
匯
聚
成
掀
天

揭
地
的
歷
史
巨
浪
。

六
二
、
屯
如
邅
如
，
乘
馬
班
如
。
匪
寇
婚
媾
，
女
子
貞
不
字
，
十

年
乃
字
。
斷
然
拒
絕
了
很
多
令
人
羨
慕
的
機
會
，
這
不
是
為
了
繼
續

屯
積
力
量
，
而
是
為
已
經
屯
積
起
來
的
力
量
選
擇
更
加
光
明
的
未

來
。
燈
光
放
在
桌
子
底
下
也
不
過
投
下
方
寸
光
圈
，
只
有
把
它
高
舉

到
夜
空
中
才
會
光
芒
四
射
，
何
況
夜
空
已
經
因
缺
乏
光
明
而
空
場
了

很
久
。

六
三
、
即
鹿
無
虞
，
惟
入
於
林
中
。
君
子
幾
，
不
如
捨
，
往
吝
。

開
始
積
累
起
一
定
的
資
金
實
力
，
準
備
圖
謀
更
大
的
發
展
。
這
一
筆

急
於
出
手
的
資
金
就
像
一
枚
臨
近
引
爆
的
炸
彈
一
樣
，
使
他
瀕
臨
一

個
險
象
環
生
的
陌
生
世
界
。
不
是
沒
有
嚮
導
，
而
是
所
有
的
嚮
導
都

在
居
心
叵
測
地
敲
打

各
自
的
算
盤
。
在
條
件
還
沒
有
成
熟
、
機
會

還
沒
有
出
現
的
時
候
，
正
是
回
轉
身
來
繼
續
屯
積
的
時
候
。

六
四
、
乘
馬
班
如
，
求
婚
媾
，
往
吉
，
無
不
利
。
終
於
屯
積
起
可

以
出
手
的
實
力
，
新
的
機
會
又
恰
巧
送
上
門
來
如
一
匹
待
騎
的
戰

馬
。
這
是
在
生
命
中
絕
無
僅
有
的
一
個
輝
煌
的
入
口
。
千
萬
不
可
在

這
一
剎
那
陷
進
抉
擇
的
動
搖
和
艱
窘
，
否
則
，
人
生
就
要
從
高
峰
墜

落
並
從
此
風
雨
兼
程
。

九
五
、
屯
其
膏
，
小
貞
吉
，
大
貞
凶
。
財
富
沒
有
永
久
屯
積
的
天

性
，
正
像
美
味
佳
餚
如
被
長
期
屯
積
就
會
腐
爛
變
質
一
樣
。
為
了
限

制
奢
侈
浪
費
而
屯
積
，
是
為
了
長
保
繁
榮
；
但
當
天
下
蒼
生
嗷
嗷
待

哺
之
際
，
如
果
繼
續
堅
守
屯
積
，
就
是
屯
積
罪
孽
。

上
六
、
乘
馬
班
如
，
泣
血
漣
如
。
屯
積
成
癮
，
乃
至
於
把
屯
積
當

成
了
唯
一
目
的
，
實
質
上
是
全
盤
扼
殺
了
財
富
的
造
福
功
能
。
死
到

臨
頭
，
他
才
流
下
了
追
悔
莫
及
的
淚
水
，
原
來
自
己
畢
生
屯
積
的
結

果
，
不
過
是
無
償
地
給
別
人
充
當
了
一
輩
子
的
倉
庫
保
管
，
所
有
的

財
富
已
經
原
封
不
動
地
還
歸
天
地
。

屯 卦

世
姪
女
大
學
畢
業
，
已
應
徵
多
份
工

作
，
正
等
待
面
試
。
她
從
未
涉
足
社

會
，
連
暑
期
工
也
沒
做
過
，
嬌
嬌
女
一

名
。
她
問
我
求
職
面
試
時
常
見
的
問

題
，
老
實
說
，
我
經
驗
不
多
，
一
生
人

僅
在
兩
間
報
館
工
作
過
，
只
應
徵
過
一
次
，

卻
因
為
說
錯
了
一
句
話
，
失
敗
而
返
。

大
學
畢
業
那
年
，
學
校
裡
流
行
一
句
口
頭

禪﹁
你
辦
事
，
我
放
心﹂
。
據
說
，
這
是
毛

澤
東
指
定
華
國
鋒
接
班
的
臨
終
囑
託
。
同
學

愛
開
玩
笑
，
每
逢
指
使
別
人
去
買
汽
水
或
代

簽
出
席
冊
，
總
愛
說
上
這
句
話
，
以
示
鼓

勵
。那

年
我
去
︽
成
報
︾
應
徵
當
記
者
，
時
任

採
訪
主
任
黎
之
明
是
傳
統
老
報
人
，
喜
歡
下

屬
恭
敬
謙
虛
。
他
面
試
時
問
了
許
多
老
套
題

材
，
還
要
我
寫
毛
筆
字
來
翻
譯
英
文
稿
。
為

了
取
得
他
的
信
任
，
我
滿
懷
信
心
地
說
：

﹁
我
辦
事
，
你
放
心
啦
。﹂
想
不
到
，
他
認

為
我
狂
妄
自
大
，
拒
絕
錄
用
。

後
來
我
當
了
報
館
的
部
門
主
管
，
有
機
會

去
面
試
求
職
者
，
對
那
些
表
現﹁
狂
妄
自

大﹂
之
士
，
卻
極
為
欣
賞
。
記
得
有
一
位
叫

阿
靜
的
，
她
頭
髮
蓬
亂
吊
兒
郎
當
而
來
，
我
看
呆
了
，
問

她
為
何
如
此
打
扮﹁
不
羈﹂
面
試
？
她
反
問
：﹁
如
果
你

聘
用
我
，
是
因
為
我
的
本
領
。
跟
我
的
打
扮
有
關
嗎
？﹂

她
說
得
對
。
後
來
事
實
證
明
，
阿
靜
的
爆
棚
自
信
和
無
限

創
意
，
成
為
副
刊
部
門
出
色
的
記
者
。

求
職
面
試
成
功
與
否
，
要
看
主
管
的
喜
好
。
若
主
管

是﹁
識
英
雄
重
英
雄﹂
的
伯
樂
，
或
是
說
得
粗
俗
一
點
，

若
雙
方﹁
臭
味
相
投﹂
，
自
然
水
到
渠
成
，
大
家
將
來
合

作
愉
快
。
我
最
怕
遇
見
應
徵
者
一
本
正
經
，
面
露
虛
假
微

笑
，
然
後
不
停
口
地
做
自
我
介
紹
。
或
者
，
這
些
人
適
宜

去
銀
行
應
徵
，
將
來
做
大
班
。

沒
有
絕
招
教
導
世
姪
女
，
惟
有
祝
她
好
運
。
我
相

信
，
態
度
誠
懇
，
錯
不
了
。

求職面試
跳出
框框
蒙妮卡

擾
攘
多
時
的
普
選
方
案
，
一
如
所
料
被
二
十
八
名
普

選
殺
手
破
壞
。
香
港
二
零
一
七
年
普
選
未
能
圓
夢
，
扼

殺
港
人
普
選
夢
的
歷
史
責
任
應
由
反
對
派
負
起
。
他
們

為
顧
私
利
所
做
的
勾
當
，
扼
殺
了
港
人
的
民
主
路
途
，

令
人
痛
心
疾
首
，
尤
感
無
奈
。

一
如
特
首
梁
振
英
直
批
反
對
派
扼
停
民
主
進
程
，
特
首
倍

感
無
奈
之
餘
，
坦
言
要
放
下
爭
拗
，
未
來
致
力
抓
經
濟
促
民

生
，
為
港
打
拚
，
語
重
心
長
籲
港
人
應
冷
靜
思
考
，
重
新
出

發
。
不
過
我
認
為﹁
重
新
出
發﹂
非
民
主
進
程
的
重
新
出

發
，
若
然
反
對
派
一
意
孤
行
，
死
性
不
改
，
我
相
信
香
港
政

改
無
法
重
新
開
始
，﹁
盞
嘥
氣﹂
。
政
改
重
啟
五
步
曲
談
何

容
易
？
相
信C

Y

這
一
屆
不
能
也
不
會
，
現
時
專
心
致
志
抓
經

濟
促
民
生
才
是
上
上
之
策
。
遺
憾
的
是
，
反
對
派
死
性
不
改

一
意
孤
行
搞
破
壞
，
為
反
對
而
反
對
，
香
港
前
途
如
何
，
令

人
忐
忑
不
安
。

金
融
市
場
投
資
者
其
觀
點
和
看
法
卻
是
另
一
番
境
界
。
上

周
政
改
議
案
未
被
通
過
，
事
前
市
場
中
人
認
為
金
融
市
場
將

起
波
浪
，
實
際
上
卻
能
理
性
處
理
。
香
港
市
場
實
在
敏
感
，

時
而
跟
貼
內
地
市
場
，
時
而
跟
美
市
走
。
上
周A

股
屢
創
高
峰

後
回
落
，
加
上
最
近
有
眾
多
新
股
將
資
金
套
牢
，
相
信
會
有
一
段
消
化

期
。
幸
而
，
美
國
聯
儲
局
放
出
聲
氣
，
加
息
步
伐
將
放
緩
，
美
國
股
市

升
浪
未
滅
，
港
股
有
勢
可
依
，
加
上
港
股
好
友
有
意
伺
低
撈
底
者
不

少
，
丁
蟹
大
時
代
一
劇
曲
終
人
散
，
丁
蟹
一
家
跳
樓
身
亡
，
於
人
有
所

警
惕
，
但
久
經
風
浪
的
香
港
股
民
還
是
淡
定
如
常
。
中
國
大
媽
始
終
未

夠
成
熟
，
一
有
風
吹
草
動
，
羊
群
心
理
飛
奔
，
小
心
為
妙
。
我
以
為
環

顧
新
常
態
，
中
央
將
穩
定
股
市
作
為
帶
動
經
濟
的
引
擎
火
車
頭
，
深
信

不
疑
者
眾
多
，
相
信
排
隊
入
市
者
眾
。
所
謂
內
地
股
市
會
崩
盤
？
信
不

信
由
你
。

況
且
，﹁
互
聯
網
＋
傳
統
行
業﹂
模
式
陸
續
有
來
，
成
為
經
濟
火
車

頭
，
服
務
業
、
出
口
、
物
流
等
都
令
人
有
所
憧
憬
，
股
市
不
愁
寂
寞
。

我
相
信
策
略
唯
勝
，
伺
低
吸
納
，
切
勿
高
追
。

父
親
節
已
過
，
傳
統
社
會
男
主
外
女
主
內
，
而
新
時
代
的
中
國
，
經

濟
成
為
世
界
火
車
頭
，
特
別
是
炒
風
四
起
，
中
國
大
媽
成
為
新
時
代
的

頂
尖
人
物
。
其
實
中
國
大
爸
也
是
頂
尖
人
物
，
君
不
見
提
起
中
國
之
雙

馬
，
世
界
誰
不
識
？
雙
馬
正
是
威
水
之
頂
爸
，
我
們
勿
以
錢
為
準
，
其

實
愛
心
很
重
要
，
最
近
社
會
流
傳
林
爸
爸
辭
去
校
長
職
位
，
專
心
照
顧

兩
個
自
閉
愛
兒
，
令
人
尊
敬
。
父
母
愛
子
女
之
深
，
令
人
佩
服
不
已
。

無
論
是
窮
爸
爸
窮
媽
媽
，
抑
或
富
爸
爸
富
媽
媽
，
我
們
都
愛
我
們
的

爸
媽
！ 中國大爸 思旋

天地
思 旋

早
前
跟
朋
友
到
尖
沙
咀
某
商
場
逛
街
，
他

買
了
一
杯
冰
凍
的
咖
啡
，
而
且
咖
啡
上
面
還

加
了
很
多
的
忌
廉
，
看
似
很
好
味
，
但
相
信

他
還
只
喝
了
一
點
。
突
然
間
，
不
愉
快
的
事

情
便
在
我
身
上
出
現
。

我
是
一
個
行
路
非
常
心
急
的
人
，
往
往
就
算
一

班
朋
友
在
逛
街
，
我
也
是
行
在
最
前
的
那
位
。
那

個
朋
友
手
上
的
咖
啡
，
突
然
被
一
個
路
人
大
力
地

撞
跌
了
，
整
杯
咖
啡
向
前
倒
落
在
我
身
上
，
那
些

白
色
的
忌
廉
沾
在
我
的
衣
服
、
襪
子
以
及
鞋
上
，

當
天
我
全
身
穿
的
都
是
黑
色
，
所
以
上
面
的
白
色

忌
廉
看
起
來
更
加
明
顯
。
當
時
我
很
無
奈
地
說
：

﹁
為
什
麼
是
我
，
現
在
怎
麼
辦
？﹂
但
商
場
的
職

員
見
到
這
種
情
況
，
只
是
忙

清
理
地
上
的
咖

啡
，
並
沒
有
關
心
我
這
位
顧
客
應
如
何
清
理
身
上

的
咖
啡
，
其
實
我
是
有
點
不
滿
，
但
可
能
他
沒
有

處
理
這
種
情
況
的
經
驗
。

當
我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的
時
候
，
附
近
一
間
護
膚

品
店
的
兩
位
女
職
員
，
反
而
連
忙
送
上
大
量
紙
巾
及
清
水
給

我
清
潔
。
自
己
立
刻
覺
得
，
發
生
這
種
情
況
都
已
經
不
是
問

題
，
反
而
覺
得
人
間
真
的
有
愛
，
還
很
感
謝
她
們
的
幫
忙
，

有
機
會
我
一
定
會
買
些
東
西
回
敬
她
們
，
我
就
是
這
種﹁
得

人
恩
果
千
年
記﹂
的
人
。

但
這
一
次
的
遭
遇
在
我
人
生
當
中
已
經
算
是
小
事
。

還
記
得
多
年
前
，
在
加
拿
大
探
望
過
家
人
之
後
，
晚
上
乘

坐
飛
機
回
香
港
。
在
十
五
個
多
小
時
的
航
程
當
中
，
只
過
了

兩
個
多
小
時
，
旁
邊
大
概
七
八
歲
的
外
籍
小
朋
友
，
突
然
嘔

吐
大
作
，
突
如
其
來
的
狀
況
，
我
不
知
道
怎
樣
應
對
。
最
慘

痛
的
是
，
他
的
嘔
吐
物
射
向
前
面
的
椅
背
之
後
，
再
反
彈
到

我
的
面
部
及
身
體
，
好
在
當
時
我
把
外
套
放
在
身
上
準
備
睡

覺
，
所
以
以
慢
動
作
的
方
式
，
把
這
件
外
套
好
好
地
包
裹
起

來
。
說
到
這
裡
，
你
是
不
是
也
覺
得
很
嘔
心
，
當
時
我
也
同

樣
問
自
己
：﹁
為
什
麼
是
我
？﹂
但
我
沒
有
責
怪
他
為
何
這

樣
，
因
為
他
也
不
想
的
。
當
時
嘗
試
問
空
中
服
務
員
有
沒
有

其
它
位
置
可
以
調
配
，
但
原
來
這
班
機
是
全
滿
，
所
以
只
好

繼
續
留
在
原
座
。
幸
好
，
上
機
前
媽
媽
給
了
我
一
支
藥
油
，

我
便
塗
了
一
些
在
鼻
子
附
近
，
希
望
能
辟
除
那
些
異
味
，
當

時
這
個
遭
遇
到
今
天
仍
然
歷
歷
在
目
。
希
望
以
後
的
日
子
，

我
也
不
會
再
跟
自
己
說
：﹁
為
什
麼
是
我
？﹂

為什麼是我？

聊易
談經
汪雙六

發式
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上坡的路兩邊都是花，燦爛絢麗，簇簇團團的
紅花襯着蒼翠碧綠小葉子，熱鬧喧囂，蓬勃旺盛
地在午後逐漸柔和的陽光下晃蕩，映得一路紅光
艷艷，綠影葱葱。司機解釋這條路叫「怪坡」的
原因：對面車子的人看來，我們的車子彷彿在極
力爬坡，其實是開在輕鬆的下坡路上。耀眼奪
目，絢爛如霞的花影叫遊人失神，竟沒注意來車
姿態是上坡或下坡，一心一意在想着花的名字。
路旁有人題「梅海嶺」，初見以為說的是冬日
開花的寒梅，經司機點醒才知是三角梅。學習水
墨畫期間曾師從廈門畫院院長白老師，三角梅是
他喜歡的題材。白老師下筆先調好濃淡相間的紅
色，這裡一叢那裡一簇，看似隨意塗抹，接着用
墨或色勾勒花的三角形，再以濃橙深黃蘸白色點
出花蕊，原先看着零亂的濃紅淡黃剎時收拾得焦
點集中，葉子和枝幹多以淡彩或淡墨輕抹細塗，
可能把筆落在花前，或索性隱在絢麗花兒背後，
這前後有序，虛實濃淡完全是為了襯托三角梅怒
放的熱鬧非凡氣息以及不可方物之美艷。
廈門人稱三角梅的九重葛，香港人叫簕杜鵑，
住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延續上一代的稱呼不明就
裡地叫它杜鵑花，馬來人則以薄如紙的花瓣為
名，喚它紙花（BUNGA KERTAS）。枝幹硬朗
虬勁的三角梅，花如紙般輕且薄，散發出熱情而
溫柔的氣息。陽光照耀下，長年花開不謝，極其
潑辣的姿態十分張揚，不理有人欣賞或無人觀
看，瀟灑不羈的花，我行我素自開自落，花瓣飄
灑下來洋洋大觀鋪滿一地，織成鮮麗濃稠的紅色

地毯，這份剛柔並濟，自在灑脫深受廈門人喜
愛，選為市花。
廈門白老師畫這花，在似與不似間，一時不明

何謂三角梅，回家後企圖模仿，下筆發現水墨淋
漓的表達手法難度太高，水平低劣的學生不懂控
制水分便不好摹臨，擱置下來，一直到無意間在
一本散文合集裡遇到汪曾祺。汪曾祺說，在雲
南，人人叫它葉子花，因花和葉形狀相似，不過
顏色不同。他還告訴讀者說，在昆明這花很多，
「夏天開花。但在我的印象中，它好像一年到頭
都開，老開着，沒有見它枯萎凋謝過。大概它自
己覺得不過是葉子，就隨便開開吧。」看見飽亮
赤艷的三角梅努力綻開的姿態，無人不為這隨便
開開的花的熱情奔放和無處不生長的活力十足而
讚嘆不已。
據說十八世紀中葉，一位專門收集奇花異草的

植物學家把三角梅從南美洲引種回國，因此三角
梅又名南美紫茉莉。提供這資料的黃老師在文中
書寫植物學家首次見到三角梅的情況：「……第
一次看到三角梅以蔓生的枝條茂密地爬滿了房子
的牆上和屋頂，高高地炫耀着比南美洲的太陽更
耀眼的紫紅色花朵時，一定是重重地發出了一聲
驚嘆的。」閱讀的時候微笑起來，黃老師寫的恐
怕是自己和三角梅首次相遇的心情吧。
汪曾祺寫三角梅，並提起初訪福建時到鼓浪嶼
拜訪舒婷。我們這回受邀到廈門采風的首個景
點，安排的正是鼓浪嶼。當年在廈門大學求學，
白天積極讀書，奮力到頭昏腦脹的下午，同住的

瑞典女孩珍妮把書一合，站起來就說，走吧。兩
個寂寞的同學結伴到南普陀寺車站，搭上開往輪
渡碼頭的巴士，有時半路在中山公園下車，到廈
門畫院去看中國畫，多數時候直達碼頭，興高采
烈地和人山人海的下班島民擠船，目瞪口呆地看
他們在輪渡的門已關上的情況下，還不停攀爬到
船上來，歉疚地考慮更換上島時間，把位子讓給
工作了一天心急回家的島民。隔天臨近黃昏，兩
顆心又蠢蠢欲動，相約鼓浪嶼。夕陽晚霞海浪濤
聲，沒有車油煙味人人步行的島，繽紛鮮艷的花
朵和古老蒼勁的大樹，殖民地風格的老建築，日
日召喚着兩個埋頭讀書的女生，最終禁不住誘
惑，又再搭上巴士，到島上漫步閒遊，等待紅艷
夕陽悠緩落下，吃過晚餐再乘搭輪渡過海回大學
宿舍蔡清潔樓。
那時不懂欣賞小小的三角梅，島上那些高聳入
雲，可容數人環抱的年老歲高鬍子長到地上的老
榕樹，更教忍受孤單而心情浮躁的人感覺實在
些。今日島上氣候涼快陽光明媚，一行人決定徐
步慢行，在鐵花圍牆上畫着音樂符號的公園裡，
幾株熱切渴盼遊人目光的三角梅正盎然忘我地
火般燃燒起來。
長在鼓浪嶼的三角梅還在舒婷筆下到處大蓬

大蓬綻開，「是喧鬧的飛瀑/披掛寂寞的石壁/
最有限的營養/卻獻出了最豐富的自己/是華貴
的亭傘/為野荒遮蔽風雨/越是生冷的地方/越
顯得放浪、美麗/不拘牆頭、路旁/無論草坡、
石隙/只要陽光常年有/春夏秋冬/都是你的花
期/呵，抬頭是你/低頭是你/閉上眼睛還是你/
即使身在異鄉他水/只要想起/日光岩下的三角
梅/眼光便柔和如夢/心，不知是悲是喜」。日
日鮮亮熱烈地怒放着奼紫嫣紅的花，叫詩人在
異地他鄉想起時，心便柔軟了。

從菽莊花園出來時，作家團中有人問，怎麼不
聯繫舒婷呢？有人回答「這段時間她好像不
在」。幸好，不然錢鍾書說過的，去看生蛋母雞
的故事，就會可笑地重複。吃個好吃（或難吃）
的蛋，不一定要去看生蛋的母雞吧？旅遊路上，
看花看樹看風景，就已經是一程豐盈的享受。
花園之島鮮花繁茂的美生出一股叫人無法抗衡

的魅力，遊人不停地拍照，照片裡，三角梅並非
主角，卻處處可見。花兒那麼小，那麼薄，出現
時枝連葉，葉連花，花連枝，有時鋪天蓋地，有
時此起彼伏，有時壯闊浩蕩，總是密密麻麻，遍
地欲燃，叫人看見春天的勃勃生機。
去年春日台灣行，回來畫了許多花，寫了許多
花，自己看着心生歡喜。這些年來，繪畫和文章
裡花開不斷，積累不少，自我勸告，也許應該適
可而止。今春到廈門采風，出門前決定回來不要
再畫花、寫花，可是，一路上花影簇簇，為每日
活動做記錄的簿子不小心弄丟了，回來至今，在
腦海裡影影綽綽的全是春日盛開的三角梅。
就寫一寫廈門的三角梅吧。

花影廈門
百
家
廊

朵

拉

經
過
中
環
書
店
，
發
現
一
本
由
︽
哈
利
波
特
︾
作

者J·K

·
羅
琳(J.

K
.
R
ow
ling)

寫
的
小
書
，
叫

︽V
ery
G
ood

Lives

︾
︵
可
譯
為
﹁
美
滿
人

生﹂
︶
，
副
題
是﹁T

he
Fringe

Benefits
of
Fail-

ure
and
the
Im
portance

of
Im
agination

﹂
，
大

意
是
挫
敗
的
啟
示
和
想
像
力
的
價
值
。

翻
來
看
看
，
原
來
是
她
二
零
零
八
年
在
哈
佛
大
學
畢
業

禮
勉
勵
學
生
的
講
辭
。
全
書
很
短
，
站

就
看
完
，
回
家

再
看
網
上
錄
像
，
演
講
只
廿
多
分
鐘
，
但
羅
琳
不
愧
是
全

球
最
暢
銷
小
說
的
作
者
，
講
故
事
自
有
一
手
，
聽
她
娓
娓

道
來
，
廿
多
分
鐘
忽
地
就
過
去
。
這
類
演
講
，
老
美
叫

com
m
encem

ent
speech

，
因
為
聽
君
一
席
話
之
後
，
踏

出
校
門
，
學
子
就
要
進
入
職
場
世
界
，
開
始
真
正
人
生

也
。羅

琳
本
身
就
是
一
個
由
極
度
挫
敗
、
在
幾
年
間
翻
身
走

向
極
度
成
功
的
例
子
，
由
她
講
挫
敗
，
真
不
作
他
人
想
。

她
大
學
畢
業
七
年
後
，
離
了
婚
，
要
獨
力
養
女
兒
，
又
失

業
，
要
拿
福
利
金
，
就
差
未
露
宿
街
頭
。
根
據
世
俗
標

準
，
她
可
說
是
個
徹
底
的
失
敗
者
，
連
她
也
認
為
自
己

﹁failed
on
an
epic
scale

﹂
。
但
失
敗
也
有
好
處
，
就
是

撕
去
一
切
不
必
要
的
東
西
，
逼
她
正
視
自
己
，
專
注
做
她
唯
一
想

做
、
也
從
小
深
信
自
己
能
做
好
的
事
，
就
是
寫
小
說
。
她
甚
至
認

為
，
如
果
當
年
她
在
其
他
行
業
稍
有
成
績
，
反
而
不
會
破
釜
沉
舟
矢

志
去
寫
作
。
這
跟
中
國
人
說
的﹁
千
金
難
買
少
年
窮﹂
有
點
相
似
。

逆
境
還
有
個
好
處
，
就
是
她
發
現
自
己
的
意
志
頗
堅
定
，
且
比
想
像

中
有
紀
律
，
而
身
邊
還
有
好
些
對
她
不
離
不
棄
的
朋
友
，
比﹁
紅
寶

石
更
珍
貴﹂
。
她
在
逆
境
中
反
體
會
到
的
內
在
安
全
感
，
是
那
些
只

懂
以
考
試
成
績
去
評
定
成
敗
的
人
不
會
明
白
的
。

至
於
想
像
力
，
她
引
用
了
剛
畢
業
時
在
倫
敦
國
際
特
赦
組
織(A

m
-

nesty
International)

工
作
的
經
驗
，
指
出
民
主
社
會
的
人
，
雖
然
不

會
經
歷
在
極
權
國
家
被
迫
害
人
士
的
悲
慘
遭
遇
，
但
仍
可
運
用
人
類

特
有
的
想
像
力
，
去
理
解
他
們
的
痛
苦
，
用
選
票
和
公
民
行
動
去
關

心
、
發
聲
甚
至
作
出
拯
救
行
動
。
不
過
這
部
分
流
於
空
洞
，
不
及
前

半
部
精
彩
。

如
果
想
了
解
這
位
被
媒
體
稱
為
史
上
首
個
靠
寫
作
成
為
億
萬
富
翁

的
人
，
又
沒
時
間
看
她
的
長
篇
小
說
，
這
書
是
個
不
錯
的
切
入
點
。

羅琳說美滿人生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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